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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传奇是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题材甚多，而以婚恋传奇的成就最高。在婚恋传奇中，唐代文士构筑出一批符合他们

爱情期待的理想女性：这些女性容貌出众、才华卓越，大胆跨越礼教的藩篱追求爱情，极富“名妓”的特征；同时又是恪守礼教

规范，柔顺卑顺、相夫教子、持家理财的典型贤妻良母。这种融情人、知己、贤妻、良母为一体的理想女性形象，其实是唐代文

人在特定文化氛围中对女性的期待和建构，也是唐代文士追求情理和谐统一的婚恋心理的曲折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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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阶段，题材甚多，涉及婚恋、神仙、豪侠、政治诸多方面，而其中之翘楚当

为婚恋传奇。唐代文士用清丽、奇幻的文笔书写了许多哀婉传神的婚恋故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逾越

前代。郭箴一先生指出：“在唐以前中国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传奇。就是唐人所作的传奇也要

算这一类最优秀。”［1］的确，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皆以塑造具富文学价值的女性而载入文学史册。而深为唐婚

恋传奇塑造的女性形象是饶有意味的：这些女性容貌出众、才华卓越，能跨越礼教藩篱主动追求爱情，同时

又是遵守礼教规范，柔弱卑顺、相夫教子、恪守职份的贤妻良母。从当时唐代婚恋传奇的创作群来看，都是

男性作家，这为创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性别色彩。事实上，“唐代社会话语权力一直都为男性所把握，那么

作为话语之一的唐传奇，实际上多是那个时代男性意愿的表达，文本承载的多为男性之意愿。”［2］丹纳指出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

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3］笔者认为，在男性叙事的唐婚恋传奇中，理想女

性形象是被建构和生产的，她们的性别特征和角色功能都是迎合男性的需求尺度而塑造的，是在男权文化

下男性对女性幻想和期盼的结果。但是处在相对开放、进步的唐代文明中，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文士又在

理想女性的塑造中流露出不少进步的情爱心理和性别观念，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1 唐婚恋传奇中理想女性类型

1.1 名妓型的“理想”女性

唐婚恋传奇初步构筑了才子佳人模式，在这里男女钟情的基础是一种典型的男为“色”倒，女为“才”慕

的才子佳人模式。《霍小玉》［4］4006-4011中的男主角李益就宣言：“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

兼。”站在男性角度而言，女性首先是作为一个给男性带来感官愉悦和快感的角色存在的。在描绘女性时

唐文士有意或无意地突出女性性吸引的特征，使得这些女性个个美艳绝伦，秀色可餐。《裴航》［4］313-315中的裴

航惊于云英“脸欺腻玉，鬓若浓云”的美色而“惊怛植足，而不能去”。《莺莺传》［4］4012-4017“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的莺莺使张生相思陷入“行忘止，食忘饱”的境地。《任氏传》［4］2021-2023中颜色姝丽的任氏竟致使富公子韦崟初

次会面便不顾朋友道义，企图凌辱……在对女性的审视中，男权文化定义女性个体价值第一位的便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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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这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观，并成为一种常规文化心理沉淀下来。翻开文学史可以发现女性

的美首先都是以容貌呈现的，“由于唐传奇的男性体验——男性创作——男性消费的特点”［5］使之在描绘女

性时传承了这种“色”的标准，女性的美在一定程度上被物化、庸俗化了。

唐婚恋传奇中爱情的演绎往往由美色开始，由于美色和欲望的紧密联系，顺理成章这类故事通常贯穿

着性的色彩。从因为从本质来说，“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属的本能。”［6］

唐传奇中的女性如同美丽饰物般光彩耀人，她们更是满足男性情爱欲望的尤物。这些女性无论是不染尘

俗的异类女性还是礼教氛围中的俗世女子，在恋爱时都将贞节规范弃置不顾，沦为一种包含妓女原型因素

的女性。织女牛郎的坚贞爱情一向被奉为典范，可在《郭翰》［4］2425-2427篇中织女寂寞难耐，背着丈夫来凡世偷

情，男方尚怀忧虑，织女无所畏惧：“河汉隔绝，无可复知，纵使知之，不足为虑。”；《虬髯客传》［4］1445-1448中红拂

本是司空杨素的侍妾，但是看中李靖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英雄便毅然奔就；名门望族崔莺莺“贞慎自保”，却

被张生几首春词逗乱芳心而自荐枕席……在古代，传统女性在婚恋上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三从四

德”等礼教规范，但是这些女性却丝毫不为礼教所束，她们写诗自媒、深夜叩门、自荐枕席，行为举止颇为出

格，而面对女性的轻薄狂放之举男性却是坦然接受，尽享枕席之欢。女性的放浪轻浮恰满足了他们的色欲

之心，使得他们长期被儒家文化压抑的身心在这种非正常的情感中得以放松，女性的放纵举止正迎合了他

们心灵深处的越轨倾向。

在唐传奇才子佳人式的婚恋模式中，女性才华横溢也是非常显著的现象。霍小玉“高情逸态，事事

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非烟传》［4］2831-2832中非烟“善琴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和”……在

对女性的刻画中，唐代“文人才子在欣赏女性色艺之美、修饰之艳的同时，又融进了对女性才情的赞叹和

钦佩”［5］，唐文士这种对象诉求相对于那种只关注女性色相、剥离女性情感，定位女性为赏玩戏乐角色的女

性观，显然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这些女性的满腹才华是迎合了文士作诗吟赋、自矜风调的习性而创造

的，在双方诗词酬唱、调侃赏乐的交流中，唐文士的才华素质和情感体验得到了真正的关注和赏识，而女性

的情感却往往是被淡化和忽略的。《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与李益虽曾未谋面前早已闻知李益诗才，并终日念

想，初次会面霍小玉有所遗憾“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但却很快托付终身还定下八年盟约，这不

得不归功于李益的才华魅力；《柳氏传》［4］3995-3997中李生赏识韩翊的才华便将自己姬妾柳氏赐给韩翊，天宝之

乱韩柳两人失散，韩翊写诗寻找“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流落在外的柳氏也做诗回应“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如此描写其实更多注重是男士失去附属

之物的心理感受而非女性动荡中不能自保的悲惨命运，如杨义先生所言：“寻人变成了诗人的寻诗”［7］。《广

异记·李元恭》中博学多智的狐精惑崔氏，他以丈夫的身份对崔氏曰：“人生不可不学”，于是引一老人授崔

经史，后又引一人教之书，崔氏终于以工书著称。这时他又说：“妇人何不会音声？”又引一人授教弹琴，于

是崔氏“悉教诸曲，备尽其妙。”［4］3671-3672故事中崔氏的才艺是迎合男人的需求而不断增加，这正说明女性才

情是唐代文士对理想情爱对象的一种期盼，女性的才华很多时候是迎合男性、服务男性，并不是女性真实

的性别内涵。

1.2 贤妻良母型的理想女性

唐婚恋传奇中，恋爱中的女性极富“名妓”的特征，任情放诞，而在刻画家庭中的女性时唐文士又往往

强调“贞洁”、“贤德”，突出女性的女德塑造。最显著者，《李娃传》中的李娃在青楼时举止轻佻，初见情郎就

主动勾引“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再见情郎大胆邀其留宿，而在萦阳生最终耗尽资财的时候却与鸨母设计

赶走萦阳生，使之沦为挽郎乞丐，陷入“枯瘠疥疠，殆非人状”的悲惨境地。可以说无甚妇德、妇道可言，然

而这个娼荡之姬被纳入了封建正统家庭之后，却从此变成了固守伦常孝道的“汧国夫人”，她“妇道甚修，治

家严整，极为亲所眷尚”，生的4个儿子，也都做了大官，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以至于文人为其“操烈之品

格”击节称赞［4］3985-3991。又如《任氏传》的狐妖任氏，她不拘人间礼法，充满野性，与本有家室的郑生厮混。但

是情许郑生后却对其忠贞不二，郑生表兄韦崟闻她美色，一路寻来，一见便“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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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氏拼死反抗，打消了韦崟的淫念，最后她还为郑生殉情至死。作者对其贞洁给予了高度评价：“遇暴不失

节，殉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李娃和任氏虽身份有异，但她们这种集荡女和贤妇的角色显然是

合乎唐代士子的心理需求的，从作者对她们的高度褒扬中投射出唐代文士希望女性在家庭中严守妇道、妇

德，在妻妾位置上各守其分，以维护男权社会家庭秩序的心态。与对贞洁品质的高度标举相反，唐传奇不

少篇章对女性违背贞节的行为给予了谴责。如《非烟传》与《冯燕传》［4］1463-1464。故事中的两个女性都是个性

粗鄙的武将之妻，两人都背着丈夫与人私通，最终都受到了男权社会的严厉惩戒，一个被丈夫鞭挞致死，一

个反被情夫杀死，维护了男权社会所谓的正义和秩序。文末作者的点评也是异曲同工，《非烟传》作者虽对

非烟抱以同情但坚持非烟之罪“不可逭”。《冯燕传》作者则视不守妇道的女性“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

哉！”贞节实质是男人对女人单方面的期望和控制，这种女性角色特征也是历来被强调的。在唐代贞节观

念虽然较之别的朝代相对淡漠，但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贞节的行为受到

人们的尊重和提倡。”［8］它依然是女性性别内容的一部分。

除了强调女性贞节，唐婚恋传奇对女性在婚姻中柔弱卑顺、恪尽职份等角色功能也是极力强调的。在

唐婚恋传奇中，女性进入家庭后几乎都是柔弱服从，相夫教子、持家理财的贤妻良母。如《韦安道》［4］2375中

的女神后世夫人在武则天面前可以发号施令，但是在公婆面前却恭谨异常，送上丰厚的赠礼。《申屠澄》［4］3486

中的虎女知书达理，却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规范，其夫要她写诗，她则说“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

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她将承担全部家庭职作为自己的本职，在丈夫俸禄微薄的情况下，“力成其家”，结

交宾客“大获名誉”，所教育的子女“亦甚明慧”；异类女性如此，俗世的女子同样全心奉献。《唐暄》［4］2635-2638中

的张氏死后在阴曹仍然忠于阳间的丈夫，不但立志不嫁还对丈夫迎娶新妇不怀嫉妒，尽心侍奉阴间的公

婆，抚养幼女，维持着阴间家庭的和谐。对于这类彻底奉献的女子，文士都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在描绘

女性尽力承担为人妻、人妇的职责时候，唐传奇有时更是将女性提升到母亲的地位，从女性给予男性种种

慰藉，拯救人生困厄、实现人生价值等角度来塑造女性。在唐传奇中女神女仙用超常神力给文士裕产殖

财，女妖女鬼为男性解除心灵寂寞，青楼妓女又与他们琴瑟和鸣，充当知音。女性对男性的爱护从物质到

精神无微不至，她们不求回报，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些女性实质上被赋予了母亲的色彩，这也是文士心

底潜藏的母亲情结。在悲喜殊味的士妓恋爱小说《李娃传》和《霍小玉传》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信

息：女性是否能从情人身份上升或转换到“母亲”，具有母亲那种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特征是被男性认可

的条件。故事中的两个娼门女性皆与门第清贵的少年欢好，她们都知晓娼门游戏规则，但是却采取了截然

相反的态度。李娃在萦阳生资财耗尽的时候设计赶走萦阳生，也放弃了情人的身份。而在萦阳生被逐出

家门、陷入挽郎乞丐的困境时，她由往日的情人转而成为引导萦阳生健康和地位恢复的母亲，她用母亲般

的呵护和教诲引导萦阳生，使之从“不齿人伦”的境地上升到“科举及第”、“争霸群英”、“策名第一”的显赫

声名，而她自己也被文人誉为“节行瑰奇”的汧国夫人。而相较李娃的身份转变，霍小玉想长久维持情人身

份，最终成为死后仍纠缠李益的女鬼，命运迥异可见一斑。从中可见，唐代士子理想的女性还应具有“母

亲”似的奉献精神和引导功能，拯救陷入困境的男性，帮助其实现人生理想追求，这是对女性的更高期盼。

2 理想女性隐含的文化内涵

综上，唐婚恋传奇中的理想女性是集情人、知己、贤妻和慈母于一身的形象。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在

很大程度上应文士的需要而存在的，这种显著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意识，不但体现了唐代文士的情爱心

理，其实更隐含着一定的文化内涵。

2.1 名妓情节：浪漫情爱的追求

古代婚姻被父母乃至家族主宰，唐代婚姻尤其讲究门第，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

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

不耻。”［9］当时婚姻主要是两个家族之间地位和权势的结合，不顾男女双方的感情意愿。《柳毅传》［4］3410-2638与

《离魂记》［4］4033-4036就是迫于父母之命、家族意愿的悲剧婚姻代表。《柳毅传》中的龙女先被父亲洞庭龙君命嫁

高翠元，等：论唐婚恋传奇中的理想女性及其文化内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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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门当户对的泾川小龙，倍受夫家凌辱却无力反抗，后被义士柳毅搭救，遂芳心暗许。在遭到柳毅拒婚后，

其父又欲将她许配濯锦小儿，深受不幸婚姻煎熬的龙女，以“闭户剪发，以明无意”的反抗才最终争取到了

幸福。《离魂记》中王宙与表妹倩娘自幼相爱，倩娘之父张镒却悔婚将倩娘许配与“有宾寮之选者”（吏部官

吏）。在爱情受阻却不敢违抗父命的情形下，倩娘其魂魄脱离肉体跟着情人私奔了。然而他们的婚姻却并

不幸福，违背父母意志和社会礼教的倩女魂魄一直为自己行为深感羞愧，另一方面倩女躯体始终沉疴在

床，奄奄一息。此外《霍小玉传》、《莺莺传》等篇章都蕴含着门第婚姻悲剧的影子。

唐代科举制度使得自东汉以来沉沦下僚的庶族文人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科举

制度带来的巨大地位变迁使得唐文士精神昂扬。“这些士人的创造欲得到了满足或拥有满足可能性的同时

或稍后，他们要求甚至迫切要求情爱欲的满足”［10］。唐文士不满足夫妻间枯燥的同居，追求情趣投合的爱

情，而“唐人传奇作者都是受封建礼教束缚较大的士人举子，与娼妓的交流几乎是他们有可能产生爱情关

系的唯一社会活动。”［11］据陶慕宁考定，中国青楼业形成全国范围规模化的经营也正在唐代。它是应唐代

全社会对新兴士子的尊崇而产生的新的文化消费场所［12］。《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当时文士与妓女交流的

盛况：“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

坊为风流薮泽。”［13］1725青楼成了实践士人恋爱憧憬最便捷的场所，而妓女的容貌才情、谈吐举止又恰与士人

理想的伴侣标准暗合。唐《北里志·序》记载：“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语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

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是非，良不可及。”［13］1403观看名妓型的女性，她们姿色出众、伎艺超群、且

风流放诞，而实际上古代的一般女子，由于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卑下，加之“三从四德”等道德礼教束缚，大

都缺乏文化教养，呆板乏味。很显然名妓型女性很大程度上是以青楼女子为模型塑造的。无庸讳言，在刻

画名妓型的女性时文士流露出对美色、情欲的感性欲望渴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女性精神面貌、气

质修养也是极为关注的，男性对女性美丽的欣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狎玩意味，几乎所有传奇在描写女性

美时都没有明清小说中那种色情猥亵，而是上升到诗的境界，呈现出精神上的强烈渴求。如《霍小玉传》中

称霍小玉“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写尽女性超凡脱俗的瑰姿美态和气质风韵的高雅不凡，

又如《绿翘》［4］922-923描写鱼玄机：“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一吟一咏”，对其内外俱美的不

凡风度赞赏不已。可见，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唐文士在情爱中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单纯的欲望束缚，将女性

的才艺、气质等也纳入了男性的审美范畴中。用一种相对自由的审美情感来审视和塑造情爱对象。揆之

当时文人与妓女的交往状况也可发现，“唐代女性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和敬慕，这在

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现象。”［14］当时的文章魁首皆与青楼妓女有密切来往，如

元稹，白居易等与歌妓薛涛唱酬交往，诗人陆羽，刘长卿等与女道士李冶（唐代女道士犹如娼妓）交往颇

深。在和妓女的交往中，士人感受到了情人的风情、知己的赏识，尝到了心灵契合的浪漫爱情滋味，唐代文

士塑造的理想女性，这种名妓情结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2 贤妻良母：狂热之后的理性回归

唐代特殊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造就了文士自矜风流，在传奇中书写着对爱情的追求。但是人是社

会的人，“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

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6］332因此，唐代士子在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同

时不可能沉溺于一种只追求两性爱慕而不受社会法则、道德评判、以及各种理性观念影响的爱情。当爱情

最初的狂热平静下来后，便需要考虑前程仕途、面对婚姻生活了。如程国赋先生所言“唐代理想的文士一

般要经过这样的人生历程：年少风流，眠花枕柳，而后科举中第，娶高门女，出将入相。”［8］142名妓型女性虽是

唐代文士追求的情爱对象，但是面对“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也。”（《礼记·婚义》）的婚姻唐

文士又是谨慎的。如《北里志》的“王团儿”，进士孙棨很欣赏妓女宜之的谈吐风度，多次赠诗歌给她。宜之

芳心暗许，呈诗询问爱情前景：“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话凡夫。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

孙棨虽“甚知幽旨”却答曰“非举子所宜”，并申明“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13］1411朱光潜先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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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西方人重视恋爱，有‘爱情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真正的爱情往往见于‘桑间濮

上’……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15］这也正是崔莺莺与霍小玉被张生和李益始乱终弃的原因。

尽管张生始终对莺莺有缱绻之情，纵使李益与霍小玉感情“婉娈相得”，两人在面对仕途前程、门第差距、等

级区别、道德伦理等现实问题时，理性地选择了仕途和豪门女，他们的行为在当时却是被认同的，时人称张

生为“善补过者”。

唐文士渴求情趣投合的爱情，然而面对现实的仕途、门第的荣耀、家族的压力以及社会的价值评判等

等社会理性，他们又都会走向理的回归。“中国人在两难的冲突中，最后总是一己的欲望服从按天的法则而

设的‘礼’，消灭动乱因素，走向安定大局。在礼与非礼之间是非礼服从礼，在大礼与小礼之间，是小礼服从

大礼。”［16］唐文士清楚与高门联姻才是他们的最好选择，因为一旦与豪门甲族结亲，就能扯着裙带获得厚禄

显爵。然而豪门中的贵族女性并不如妓女那样柔弱顺从，易于控制，恰恰相反，唐代贵族妇女地位较高，在

感情上放纵胡为，个性强悍善妒。唐代贵族女性改嫁、偷情、私奔的事情比较常见，“《新唐书·诸公主传》、

《唐会要》卷六《公主》记载，唐代公主改嫁的就达三十人，有些公主更是三嫁。”［8］153而武则天、韦后、太平公

主、襄阳公主等贵族女性都有风流韵事流传。此外，在唐代，贵族女性多妒悍，这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有大

量的记载。上至中宗畏韦后、宰相房玄龄的妻子宁妒而死［13］34，下至中宗御史大夫裴谈对妻“谈畏之如严

君”［13］1253，不胜枚举，如此居高临下、放纵任性的女性自然不能为唐文士接受。弗洛伊德认为“艺术作品在

排斥其欲望的现实界与实现其欲望的幻想界之间，争得一席之地”。［17］因此唐传奇则表现了他们在心理上

一个反拨：无论是地位显赫的神女还是卑贱的婢妾、妓女，这些女性进入家庭中被规范到男权社会的主流

意识中，都具备贞节柔顺、恪尽职守等普遍的形象特征。地位显赫的仙女进入人间屈从人间礼法，侍奉翁

姑，曲意奉承，养育后代，不遗余力，还利用神力让文士穷尽享受；妖魅妓女们则积极改造自己，消除自身野

性变得贞节自持、卑顺服从，苦心奉献让男性过得舒心如意。而且这些女性基本没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意

志，即使被抛弃或放逐她们只能接受现实，黯然离去。如《韦安道》中的后士夫人、《崔书生》中玉卮娘子、

《焦封》中的王茂之妻、《莺莺传》的莺莺等等。

当然，贤妻良母型的理想女性也与唐文士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相关。唐传奇的作者都是儒家思想

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才子，“虽然他们不拘小节，崇尚风流，对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重视，但是在心理上，受

儒家思想浸染的痕迹还是非常深的。”［8］215儒家给中国士人设计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正心、诚意、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家国同构的封建社会中，男人的一生是试图在天下与家庭中寻求共同发展的过

程。建立一个典范的家庭是男性社会价值的初步体现。这种价值实现不仅需要贤妻的支持，而且贤妻本

身就是典范家庭的一个必要角色（典范家庭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顺，）所以对于唐文士而言贞节、

柔顺、贤德等品质仍是唐文士所认同的，女性侍奉公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料理家事等职责也是他们着

力颂扬的。而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封建社会的男子自觉承担了建构国家的角色。他需要成为一个强者，

但是男人总有软弱的时候，“如人疾苦，必呼父母”这时，具有温柔和善、不求回报的妻子成为替代母亲的

人。在传统的观念中，母亲身份还有教育子女职能。“孟母三迁”、“岳母刻字”、“画荻教子”便是流芳百世的

教子例证。联系唐代科举制度盛行的背景，母亲的含义还表现为女性对文士科举功名的支持。在唐婚恋

传奇中也不乏妻子劝夫自励，助丈夫蟾宫择桂的佳事。

3 结语

唐代虽然是个文化开明、女性地位比较高的时代，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以及许多参政的

女性，如长孙皇后、韦后、太平公主等等，也出现了薛涛、鱼玄机等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进行了较多的创

造，但是她们的声音不足以对男性话语造成冲击，而且男权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唐婚恋传奇对理想女性

的书写中流露出不少进步的性别观念，但是无论是挚友、贤妻或是良母，女性的美貌、才智、贤惠和奉献等

美德都是男性对女性幻想和期盼的结果，她们的角色内涵也是被建构和被生产的。

高翠元，等：论唐婚恋传奇中的理想女性及其文化内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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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deal Female Image in Tang Legendary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Gao Cuiyuan1，Gao Danka2

（1.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2.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Tang legends which include rich subject matter are the mature stage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nd

the love and marriage novels i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Tang legends. In the Tang legendary marriages，the

scholars create many female im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expectation of love. These female images have

beautiful appearance，outstanding artistic talent and courage to break the binding of Confucian ritual；mean-

while，they are also good wives and mothers that abide by Confucian ritual. This ideal female image combines

the images of lover，bosom friend，good wife and good mother which embody the scholars’dual expectation to

female and their love and marriage mentality in pursuing the harmony of emotion.

Key words：Tang legendary marriages；ideal female；the mental of marriage and love；cultur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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